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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4962期

发射七连，发射车遭“敌”炸毁，任
务失败！

发射八连，错过发射窗口，任务失
败！

野战帐篷内，发射四营营长田文良
望着作战地图，心里盘算：两个连队按
“自主对抗，随机导调”的方式已交手两
个回合，后面会怎样？

高原之上，寒风凛冽。七连与八连
之间对阵两局，各有胜负。刺骨的霜寒
下，战意在燃烧；凛冽的寒风中，血性在
奔腾……

十面埋伏

运行新体制，换型新装备，兵该怎
么练？开训动员会上，旅长提出驻训分
队深入开展“连连互导”对抗演练，不断
锤炼“侦控抗打保”一体兼备的作战单
元。方案一出，硝烟味在发射四营宿营
地升腾而起，正在为如何锤炼发射单元
的实战能力而发愁的田文良脑袋里全
是问号。
“一攻一守，三天准备，三局两胜一

‘战’一‘技’。”当晚，两个连即收到初步
规则，各自准备。
“七连兵强马壮，只可智取，不可强

攻。”作为首攻方的八连长刘志红在作
战地图上不断比画着，口中念念有词：
数个场坪平均分配兵力“撒胡椒面”，势
必被各个击破；集中力量，又该如何准
确判断七连动向……如何设置好一个
战术和一个技术特情，阻碍七连三天后
的战斗发射，让八连骨干绞尽脑汁。
“先锋开路，人装跟进，强行突破，

到位起竖。”张福明看着作战地图迅速
拟定作战方案，他的底气来源于七连官
兵过硬的军事素质，采取“突击战”是最
能展现他们优势的作战方法。

七连先遣部队于凌晨一点出发，几
十分钟后，张福明收到汇报：到达预定
地点，一切正常。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张福明的

眼里闪过一丝坚毅。
紧急集合哨在宿营地吹响，七连官

兵反应快如闪电。全连官兵都知道，他
们比八连多快一秒，就能多靠近胜利的
终点线一步。

5分钟后，月光映照下的装备车呼
啸而出。
“人衔枚，马摘铃，山路你都敢无光

驾驶，好个张福明，真有你的。”刘志红
收到预先埋伏在交通要道的侦察兵汇
报，嘴角微微上翘。

一切都按张福明的计划进行，一路
风驰电掣的车队并未遇到抵抗，占领场
坪十分顺利。眼见指挥人员的荧光棒
与激光测距仪正将这场“战斗”引向胜
利，张福明心中却升起一丝不祥的预
感——太安静了。军人热爱和平时期
的宁静，却极度忌惮“战场”上的静谧。

果不其然，在发射筒即将起竖的时
候，警戒哨传来“敌特袭扰”的警报。一
辆“大解放”直接在山谷入口处急停，八
连官兵鱼贯而下，向着场坪直奔而来。
“终于来了，这么风风火火，太不把

七连放在眼里了！”张福明呵呵一笑，
“各方向留一名警戒，其余人员全力阻
击敌袭。”

远方八连被“强火力”压得寸步难
行，近处发射筒轰鸣起竖。张福明现在
就等着八连的技术特情，但有技术骨干
压阵，胜利似乎就在眼前。

突然间，黑暗中飞起数个模拟“手
雷”滚落到发射车下。接着从旁边的草
丛冒出几个人来：“你们已经被袭击了，
赶紧撤了装备带回吧。”

张福明的心里猛然一紧：坏了，中
计了！接着就是一股无名火起：“剩余
的警戒人员干什么去了？”

功败垂成，悔之晚矣。纵然张福明心
中有千言万语，也只能去复盘会上讲了。

但张福明还是一把薅住了刘志红
的迷彩服：“草丛里蹦出来的几个人哪
里来的？”当时，他分明将来犯之敌阻击
在了谷口。
“告诉你也无妨，我提前让官兵在

所有场坪周围埋伏，待确定你们上哪个
场坪，其他场坪埋伏的战士前来营造敌
袭假象，埋伏的战士趁机消灭警戒哨
兵，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发射车。”刘志
红笑了笑：“这波叫声东击西，出奇制
胜。”
“好一个守株待兔、声东击西。”张

福明恍然大悟后，又瞪起眼来：“就为了
这几分钟，你们在地里趴几个小时，够
狠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怕苦怕死

的人上不了战场……”刘志红咧嘴一
笑：“张连长，这不是你常说的话吗？”
“好，算你狠！”望着刘志红的背影

和轻快的步伐，张福明愤愤地跺了下
脚……

猎杀行动

“窝囊！真窝囊！”回到营地的张福
明一肚子火，七连向来是嗷嗷叫的。军
事训练，官兵考核几乎都是良好以上。
大项任务，请战书交得个顶个积极……
战友们向战备战的劲头不知多少次深

深打动了他。但这次对抗的失败，狠狠
地抽了七连官兵一个响亮的耳光。
“八连的优势在于有几个全旅‘挂

得上号’的老号手。”张福明没有被愤怒
冲昏头，拉着全连骨干仔细分析起对手
来。优势是老号手经验丰富，劣势却是
过分依赖老号手，年轻号手有些青黄不
接。只要敲掉老号手，一个技术特情就
能让他们错过发射窗口。

张福明的思绪随着地图上高低不
平的丘壑起伏，一个为八连“量身定制”
的“猎杀行动”悄然成形。
“七连兵强马壮擅长奇袭，很有可

能途中拦截。”八连骨干同样也在绞尽
脑汁谋划。刘志红在地图上画了个大
圈，这个圈内有数个场坪，先遣部队就
绕着这个圈转，绕晕他们的侦察兵，再
到目标场坪上。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号
手早已就位，就让他们打攻坚战，我们
只要拖至导弹上天，就能赢得战斗。

那一夜，月朗星稀，寒风阵阵。先
遣部队为了确保安全早已密密匝匝地
将周围“梳”了个遍。坐在发射车上的
刘志红收到“已就位”的汇报后，下令
“车队出发”。

“报告！前方发现路障，请指示！”
车队正要进山，就遭遇特情，刘志红眼
里闪过一丝不屑，虽然设置路障是阻碍
行军的最快方式，但如此拙劣的技巧也
太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了。他又开始琢
磨起来，设路障必有伏兵，车队没法调
头，只有主动出击，如果让老号手上，一
有闪失，那就上了套了。刘志红当即下
令：“新号手警戒，老号手排障，警戒哨
道路四周出击。”

警戒哨传来“敌特袭扰”的信号，这
让刘志红更加证明了自己的猜想，微微
一笑，进山后不远就是发射场坪，手中
还有“底牌”，技术特情不在话下，胜利
就在眼前。

正在思忖的时候，刘志红发现在前
面排障的二级军士长金光照和四级军士
长栗博在搬完最后一块石头后突然不动
了，俩人一屁股坐在石块上，打开水壶喝
了起来。这演练的紧要关头，两名老士
官唱的是哪出？跳下车来，刘志红傻眼
了，两人刚刚搬的石头上贴着一张打印
纸，上面用红色记号笔写着“地雷”，还十
分恶搞地画了个骷髅。再回头看看栗博
和金光照，俩人耸耸肩——发射和瞄准
两大专业的顶梁柱被“炸死了”。

刘志红将打印纸扯了个粉碎，脸色
铁青地跨上发射车，少了他们也能打，
大不了减员操作，大不了自己来当指挥
长，大不了……

场坪上，战车轰鸣，测试稳步进行，
刘志红看看腕表：“时间还来得及。”但
他又有些忐忑，技术特情还没有出。
“右支腿无法展开，油管传来嗡嗡

声。”刘志红头脑发蒙，手脚冰凉。支腿

无法伸出的原因有近十种，油管嗡嗡作
响就是线索，但题库里绝对没有，如果两
个顶梁柱在，或许是小菜一碟。但眼下
对于他们来说，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个试。
“发射窗口就要到了，赶紧带回

吧。”一旁下达特情的张福明盯着时钟，
面露得意的神情：“刘志红这回也碰上
硬茬儿了，过分倚重那几个老号手，现
在吃苦头了吧！”

第二场，八连错过发射窗口，任务
失败。战绩一比一平，先开个复盘会。

硝烟再起

“不讲成绩，只讲问题。”复盘会上，
气氛凝重。
“讲！八连先讲！”营长田文良将手

一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让兵强马壮
的七连走了麦城。”
“警戒部队和先遣部队警惕性太

差，丝毫没有发觉路边埋伏的敌特。”
“发射场坪周边搜查不严密，排查不细
致，有几次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却全然不
觉。”“官兵反应过慢，在看到‘手雷’后，
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卧倒，而是在原
地傻愣了三秒”……

刘志红一连串尖锐的批评扎得张
福明几乎蹦起来，却又无法反驳。警戒
哨的问题、先遣队的问题、任务官兵的
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战争思维的问题。
“讲得好！”营长田文良把笔往桌子

上一拍，顺便看了一眼张福明：“实战化
标尺，不是你操场上的米秒环数，而是
战胜你的敌手，完成你的任务！七连
讲。”
“号手实力不均，太依仗老号手。”

“对设备了解不够，有故障不能快速准
确定位。”“处处被牵着鼻子走，不会灵
活变通”……

张福明手里拿着夹子，凑到刘志红
面前说：“本想用袭扰拼死老号手，没想到
一个‘地雷’全解决了，意外收获。”张福明
狡黠的笑容让刘志红一阵气血上涌。

两场激烈对抗在近似实战的环境
下让每一位官兵对战场有了更加切身
的体会。

复盘会结束后，杀得难解难分的两
支连队又亲热起来。七连官兵缠着八连
的“老号手”取经，栗博和金光照索性开
了个辅导班，不仅是题库里的内容，压箱
底的故障判别和处理方法，都倾囊相授；
七连的骨干，又在基础训练的时候给八
连军事素质较弱的战友开了小灶……

三天后，站在帐篷外的田文良正望
着落日的余晖出神。忽然，他的耳中猛
然刺入了汽笛声。他看到战士们在奔
跑、设备车在调度。他立刻反应过来，
抽出别在外腰带上的对讲机，调至预定
频道……
“第三场，开打！”

硝 烟 无 形
■邢国庆 黄武星

军校的日子不快也不慢，每天在直
线加方块的生活里穿梭，看似平淡枯燥
的生活却让我收获了一份十分珍贵的
友谊。

李哲是我走进校门遇到的第一个
同学，她穿着一套体能服，体型虽称
不上健壮，但绝对敦实，卷曲的短发
看上去十分精干，脸上还有明显的高
原红。再后来，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
“阿哲”。

军训的时候，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
是特别喜欢吃馒头，早上打底两个，中
午要是吃得开心，三个也打不住。当
时，我们班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阿
哲分馒头。一个馒头在她手中掰了又
掰，然后送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上。在没
有零食的日子里，馒头成了我们的“美
食”。大家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地嚼出
了幸福的味道。

军训最后 200公里的拉练，是同学
们最深刻的记忆。整整 7天，紧张而充
实，累并快乐着。其间，我真切地感受
到了山城重庆的“魅力”。一眼望不到
底的山路，让平原里长大的我倍感煎
熬。遇到下山的路，我尽管小心翼翼，

还是免不了滑倒，就这样，我从排头掉
到了排尾。当我急匆匆地往前赶时，慌
忙中又被石头绊倒，一个大踉跄，结结
实实地摔在了坡上。

疼痛，委屈，无助，多种情绪交织，
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正在这时，阿
哲跑了过来，把我扶起来，拍了拍我身
上的尘土，一把接过我的装具说：“没
事，吃个馒头就好了。”此话一出，我“扑
哧”一声就笑了，瞬间被她质朴的话语
逗乐了，一时间竟忘了疼痛。

军校生活规律却也神奇，在历练你
的同时，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不知从何时起，我和阿哲的关系变
得微妙起来，好像我们之间很简单的对
话都会对彼此造成“伤害”。我们相互
有了一些误解，有些时候还生出一种莫
名的尴尬。原以为友谊的小船会就此
“翻船”。不期然，阿哲的馒头又一次出
现了。

大二暑假的游泳课，对于我这种不
会水的旱鸭子，简直就是身体和心灵上
的双重煎熬。我看着其他同学像鱼儿
一样轻松自如地游来游去，自己使尽浑
身解数“收、翻、蹬、夹”，身体还是止不
住地往下沉……

不知什么时候，一双熟悉的手再次
搭在了我的肩上，阿哲朝我扮了个鬼
脸，从身后掏出一个已被揉碎了的馒
头，对我说：“饿了吧，来，吃口馒头，吃

饱了就有力气游了。”
“不吃，吃馒头会变胖，就会更游不

动。”
“怎么会呢？这是‘游得快’馒头，

吃了它，保准立刻会游。”
“真的吗？”
“当然！”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但我还是把

馒头塞进了嘴里。吃完后，我竟打了一
个饱嗝。阿哲笑了：“看来馒头发挥作
用了，走，游去。”她一边扶着我的腰一
边提醒我：“慢收慢翻快蹬夹，身体放
松，头埋下去。”在反复几次练习之后，
她悄悄放开了手。我惊奇地发现，我可
以慢慢地浮起来了，虽然游得很慢，但
至少能游了。

我转头看她，她给我竖起了大拇
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阳光灿烂、
充满鼓励的笑容。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我们
遇到什么事情，一个馒头总能化解所有
的不快。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拿着一
个馒头，并附上一张“我错了”的字条，
就会瞬间握手言和。

有人说，朋友像一杯清茶，很淡，仔
细品尝会沁入心脾；也有人说，朋友如
一缕清风，很柔，轻轻滑过也倍感亲
切。而我和阿哲的战友情谊也像那个
时不时就会出现的馒头一样，升温发
酵，筋道香甜。

阿哲的馒头
■刘芳芳

董家坝的人从外面打工回来，一翻
过红石梁，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家乡那
片松林。那片松林，名叫桂家山林。

桂家山林有数百亩之大，里面长得
密不透风的全是桶粗的松树。远远望
去，青翠一片，如雾似烟。在阳光灿烂、
有风的日子里，桂家山林如万顷碧绿的
波涛，一波波温柔地起伏着，又一波波温
柔地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远方。那就是文
人笔下如梦似幻的阵阵松涛。

长篇小说《红岩》里的彭松涛，他的
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咏梧。《红岩》的
作者罗广斌将彭咏梧取名为彭松涛，是
不是受这阵阵松涛的启发，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罗广斌去过桂家山
林。而山脚的桂家，就是彭咏梧外婆的
家。当年，为写作《红岩》四处收集素材
的罗广斌，追寻着英雄的足迹来到桂家
时，听说屋后那片松林，就是昔日彭咏梧
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杀的藏身之地，他
怎么会不去走一遭呢？

彭咏梧幼时，常来这里看望外婆。
长大后，他又将外婆的家变成了地下工
作者的秘密据点。彭咏梧挑选这里作为
秘密据点，也是有道理的。这里只居住
着桂姓一家人，人员可靠，保密性高；一
遇险情，人往松林里一钻，特务们便只得
望山兴叹了；再加上这里地处云、奉二县
接壤处，距离云阳县城比较远，而距离长
江又比较近，相对安全，传递信息也方
便。有好几次，彭咏梧和同志们正在外
婆家里密谈时，国民党特务忽然闻风而
至。特务们从前门冲进去，他们却从后
门溜进了桂家山林。待特务们垂头丧气
地离开后，他们才从山里走出来。

在奉节县青莲乡起义之前，彭咏梧
还带着江姐来这里看望过外婆。后来，
江姐就是在这里听到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后，才含泪离开的。

据老婆婆们回忆，江姐暂住在桂家
时，曾教她们扭秧歌，还向她们宣传过革
命道理。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一定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由于桂家山林以前保护过彭咏梧，
因此深切怀念彭咏梧的董家坝人，对桂
家山林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哪怕修建
房屋急需木材，他们也舍不得砍掉里面
的一棵树；哪怕烧火煮饭急需柴禾，他们
也舍不得割掉里面的一株草。

董家坝人用一个个实际行动维护着
桂家山林。父亲辞世后，也选择安葬在
桂家山林。因而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
那里走一趟。即使隔得很远，大风掠过
树梢之时，人们也能听到那悦耳的松涛
声是一阵接着一阵。置身其中，纵然松
林上方只有微风吹过，林下人感受到的

却是浩大的阵阵交响乐声。30多年来，
我每次去扫墓，那松涛声就会如约而至。

桂家山林里的松涛，原来是一年365
天昼夜不停呀。同时，我还意识到，当年
罗广斌来过桂家山林，肯定也亲身感受过
这里的阵阵松涛。说不定他正是在这里
受到启发，才决定在《红岩》这部小说里，
将彭咏梧取名为彭松涛的呢。

桂家山林，令董家坝人感到无比自
豪的还有两点，它上过电视和报纸。

15 年前，当地政府拍过一部电视
剧。影片拍摄的是彭咏梧领导的川东游
击队，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英勇斗争的故事。电视剧一开篇，屏幕
上徐徐展现的便是桂家山林的夜景。

董家坝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
出，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如今，桂家
山林里的松树，又高又粗，又密又直。董
家坝人封山育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为此，
报社还特地派记者前来采访过。桂家山
林上了报纸，董家坝人无不欢欣鼓舞。
报纸分发到村里，大家争相传阅。时至
今日，连那篇通讯刊登在哪家报纸上，什
么题目，何年何月何日第几版，他们都记
得一清二楚。

董家坝人精心呵护桂家山林，并不
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永远
铭记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彭咏梧，如
永远起伏的阵阵松涛，永远都是董家坝
人的骄傲！

永
远
的
松
涛

■
程
贤
富

猎猎红旗，闪闪金星，英飒正扬。

望山河靓丽，城楼崛起，田园稔翠，百业

安祥。航舰巡洋，飞鹰耀宇，戎守关疆固

海防。莺歌里，喜大江南北，盛世繁康。

中华如此风光，永难忘、烽烟挽国

殇。忆皇倾世乱，暗夜寒霜，四方志

士，义举南昌。血战湘江，长征北上，

倒蒋驱倭苦救亡。歌泪罢，看三军威

武，雄屹东方。

沁园春·八一颂
■宋名竞

黝黑的面庞，充满血丝的双眼

不放过任何致千里之堤溃决的蚁穴

两只有力却粗糙的大手

牢牢地把沉重的沙袋举上双肩

脚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前行

不知疲倦

茫茫的洪水 长长的堤坝

红色的旗帜在迎风招展

斑斓的迷彩浸着泥巴

几分豪迈，几分坚毅

大自然刻画出永恒的瞬间

大堤上的雕塑
■李晓亮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朝 露（中国画） 李小成作


